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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促进中华武术发展符合时代规律，运用文献资料、访问调查等方法，探讨中华武

术演进规律，提出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的发展方略，即应以“玩的形式”“打的手段”

实现“育的目标”。研究认为：中华武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并不符合其演进规律，出现“‘打的手

段’处于弱化阶段，‘育的目标’处于背离阶段，‘玩的形式’处于被忽视阶段”现象。从学校武

术教育的视角，提出中华武术构建“打、育、玩”一体化发展策略：改革“无打”的教学模式，

促进“打育玩一体化”模式形成；创新“打”的教学内容，加快“打育玩一体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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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conforming to regularity of the era,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survey,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volution regularity of Chinese Wushu 

from the ancient time to now, putt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for Chinese Wushu, meaning to use "the form of play" and "the way of fighting"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not conforms the regularity of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era, and "the way of fighting" is at the weakening stage, "the goal of education" is at the deviating stage, 

"the form of play" is at the ignoring stag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inese Wushu 

in building the integration of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from the angle of Wushu education at school: reform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no fighting"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fight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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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

能力”[1]，这意味着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有一定规律可循，

所以才需要去洞察，一旦违背规律，很可能就会产生

问题。央视纪录片《藏着的武林》逐帧将中华武术已

经陷入“岌岌可危”这一现状层层剥开。武术界必须

清晰认识到，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极有可能违背

其发展规律，才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洞察

中华武术传承和发展的规律入手，回顾中华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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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阶段性演进与融合历程，期许能为中华武术在

当代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1  中华武术的演进规律 
1.1  以“打的手段”实现“打的目的” 

在中华民族早期，祖先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延

续后代，就必须与“禽兽”进行搏斗，“在云南的沧源

崖画上，就描有人与野兽搏打的场面。应该说，这是

人类最初掌握的搏杀技能”[2]。追根溯源，“打”才是

诱导中华武术在混沌中形成“胚胎雏形”的第一动力，

而武术产生目的便是为了“打”。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学者指

出：“本来就是以‘打’为目的的武术在当时那种‘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下，一直保持极

为‘刚健’的文化特色”[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民族精神就此嵌进中华武术的“灵魂”，成为中华武

术的“精神指引”，但“打”的手段与目的仍未改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自此结束，封建帝制形成。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制度与文化的影响，武术

为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程式化的套路。从技术上

讲，套路是为传授、技艺、训练，将实践中的技击动

作进行筛选、加工、汇编而成。训练的目的在于实用，

训练的成果必须用于实战。虽然后来武术出现“徒支

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武术技艺，但始终没有代替

中华武术发展的主流——“打的手段”。在这一时期，

几乎一切与武术有关的研究活动都以提高攻防能力为

目的，即以“打”为目的。 

综上所述，贯穿整个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武术发

展史，无论是国家层面服务于军阵格杀的武术，还是

民间服务于个体私斗的武术，都是以“打为手段”实

现“打的目的”。 

1.2  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封建帝制彻底瓦

解。这一时期，中国时局内忧外患，诸多革命党人认

识到，虽然在军事中热武器取代了武术格杀技艺，但

武术仍可以用于培育中华民族“尚武之精神”。如孙中

山在《精武本纪序》中特别强调“为务于强种保国有

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3]，中华武术培育民

族之精神的价值也第一次被放在“国之大事”的高度。 

在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武术在这一

时期走上竞技化的道路。1923 年由马良、许禹生、唐

豪等人联络全国武术界人士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武术运

动大会，是武术竞技化的尝试。由张之江发起成立的

中央国术馆于 1928 年和 1933 年在南京组织的两届“国

术国考”，开创武术竞技对抗赛的先河[3]。这种“竞技

化”，是通过“打”的手段，以期激发出国民体内原本

蕴含的自强不息、奋勇拼搏、勇往直前等民族精神。

然而，由于理念与规则的落后，所以“打”的过程和

结果极为残酷。在 1928 年“第一届国术国考”期间，

“面带铁丝罩，拳打脚踢，俱无限制”“于是血流满面

者有之，断筋骨折者多人”[4]。通过比赛惨烈程度可知，

直到民国时期，中华武术“打”的手段仍未改变，但

其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培育国民精神”，即“育的目的”。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武术已经从以

“‘打的手段’实现‘打的目的’”过渡到了“以‘打

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并且是在“打”中融入

“育”，形成“打、育”一体化的格局。这一过渡和融

合，对于中华武术而言，是“质的上升”，表明中华武

术从此不再仅仅是被标榜为“野蛮粗暴”的格斗实用

之术，更是一种锻炼人内在品质与精神的教育之术。 

1.3  以“玩的形式”“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武术在比赛过程中所展现

“血腥场面”已经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严重背离，

中华武术必须踏上文明化的征程。随着西方体育思想

对中国体育发展影响越来越深入，中华武术真正开始

“以体育这个‘外’来文化模式为样本的现代化改良

帷幕”[5]。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曾一

度禁止一切武术技击对抗形式，仅仅允许套路表演形

式的开展。这种发展现实虽然完全实现文明化，但却

从根本上远离技击本质，彻底抛弃“打的手段”，导致

“完全违背了武术发展规律”现实，这是进入 21 世纪

的中华武术发展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真正根源。 

中华武术发展的应然之路是在之前以“打的手段”

实现“育的目的”的基础上，增加“玩的形式”，让广

大青少年在有趣味性的打斗过程中接受武术教育，形成

刚健有为的精神、厚德载物的品质、彬彬有礼的习惯。 

就体育的本质而言，“体育脱胎于人类的游戏，是

本能游戏基础上衍生出来‘有组织’的游戏”[6]，那么，

了解游戏，便可以知道体育与其有关项目的发展方向。

游戏是人们“空闲时间寻找个人趣味的一桩事情，从

游戏开始到游戏结束并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愉悦松

弛或者表演展示就是游戏的目的”[7]。由此可见，中华

武术若被作为一个现代化体育项目发展，就必须符合

游戏的特征——要有“趣味性”。“趣味性”是中华武

术在原有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基础上完

成现代转型应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否则，就背离了

现代体育最本质的东西，导致“空有体育之表，而无

体育之实”的现实。 

如今，虽然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人民生活日

益富足，但解放军少将罗援[8]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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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有个不好的现象，叫做阴柔之气上升，阳刚

之气下降。”如果长时间这样“阴盛阳衰”下去，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必将充满坎坷，甚至后继无人。

因此，激发和培育“民族精神”、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

气，仍然是当今时代必不可少的。从民国时期中华武

术所发挥作用来看，和其余的现代体育项目相比，其

最与众不同的价值功能在于：独特积淀和承载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培育出以坚韧气质而独树一

帜的本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缺乏张扬和内化的当下，

“育的目的”仍然是中华武术最需要体现的价值，只

有通过“打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综上所述，在当下时代，中华武术不仅要能以“打

的手段”吸引学生，更要能够在“玩的形式”中教授

“打”，甚至“玩”比“打”更重要，这样便能将不合

时宜的武术内容自动剔除，从而符合“伤害减到最低”

标准。但是，光有“打的手段”和“玩的形式”还不

够，中华武术还必须承担起身为“国术”的民族使命

与社会责任，要能够锻造中华儿女的精神和文化自信。

所以，在“打”和“玩”中，要追求“育的目标”。 

 

2  “打、育、玩”一体化视角下中华武术的

发展现状 
2.1  “打的手段”处于弱化阶段 

由前文可知，中华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

都是以“打”作为手段，从而实现相对应的目的。然

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武术囿于“以套路为

主”的格局，使得中华武术同样也经历弱化其技击“根

基”的发展历程[9]。第一，以“武术套路为主，以格斗

对抗为次”的局面已经使得中华传统武术技艺陷入重

重危机之中。第二，产生危机困境的原因在于“技击

基础”(格斗对抗)被弱化。“技击基础”的弱化也就是

“打的手段”弱化。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一旦中华

武术发展违背当下规律，是会产生负面问题。前文提

到的学生“喜欢武术，却不喜欢武术课”的问题，产

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学生心中具有防身功能的武术

与现实教学中不具防身功能的武术操、竞技武术套路

相比，其内容不一致”[10]。由此可见，在现在的武术

教学中，“打的手段”可能已经不仅是被弱化那么简单，

而是被完全丢失，学生在课堂上即使想体验“打”也

体验不到。如此违背规律地发展，也难怪中华武术会

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在当下的武术发展中，“打的手

段”正处于弱化阶段。 

2.2  “育的目标”处于背离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华武术为与西方竞

技体育思想对榫，更加片面追求竞技武术的发展。“竞

技武术套路”和“竞技武术散打”成为中华武术发展

的主体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武术过分突出竞技

化，致使武术运动员朝“冠军”的目标前进，而逐渐

陷于“浮躁化”和“功利化”桎梏。由此，中华武术

完全迷失“育”的方向。而专业院校则将武术的育人

目标仅仅定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完全忽略“强魂”

的时代需求。以现代武术散打为例，习练者几乎“把

提高实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在这种缺乏民族精神的

片面化目标指引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20 世纪 90

年代高校武术院系及民间武术馆校的散打专业的学生

到处惹是生非，有的甚至触犯刑律被判刑”[3]。这种“触

犯刑律”的负面教育形成，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育”。

在此影响下，中华武术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始终停留在

“底层文化”的阶段，与孩子的礼仪品性、意志品质

培养毫无关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各种民间拳师“约

战”事件的频频发生，丑化武术的现象层出不穷，致

使武术更进一步成为青少年“反面教育”题材，根本

无法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因此，当

下的武术发展中，“育的目标”正处于背离阶段。 

2.3  “玩的形式”处于被忽视阶段 

“我们的武术教学就是采用‘基本功—基本动作

—套路’这样一个教学模式，整个模式和专业少体校

没有多少区别，要求很高，学好很难。教学内容以竞

技武术为主”[11]。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学

生很难从中感受到趣味性。 

另外，竞技武术的退役运动员多数走上与训练时

相距甚远的道路，许多专业的武术运动员退役之后基

本上都放弃武术习练，几乎不会将专业训练竞技武术

作为自己的终身爱好。这一现象与高考之后出现的烧

书或者扔书等逆反现象如出一辙。学生们已经烦透机

械化的学习历程，心里对学习的内容产生一定阴影，

所有最初的美好均已经被抹杀在日积月累的枯燥无味

之中，所以一旦到轻松的环境，他们便再也不想学习

训练。因此，若是不加商榷地就把这种索然无味的竞

技武术训练模式嫁接到大众的学习之中，产生的后果

可想而知，甚至会使大众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对中华

武术产生终身的抵制。因此，当下的武术发展中，“玩

的形式”正处于背离阶段。 

综上所述，无论从“打”的角度，还是从“育”

的角度，或是从“玩”的角度，当下武术均朝着与发

展规律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武术在

当下时代应该达到的“打、育、玩”一体化发展格局，

这也正是中华武术目前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

讨论如何完善和构建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

成为中华武术能否困境突围的关键。 



 
第 4 期 姜飞，等：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的演进规律与发展策略 95  

 

3  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的发展策略 
3.1  改革“无打”的教学模式，促进“打育玩一体化”

模式形成 

中华武术虽然有自己独特的技击特色和发力方式[12]，

但在当下的武术教育中，仍出现“学生喜欢武术，却

不喜欢武术课”[13]等问题。深究其因，在于“纯套路”

的教学模式[14]。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无法领略到中华

武术技击本质的风采。同时，在套路课堂上，“普遍采

用‘填鸭式’‘注入式’的教学模式，教学成为学生强

行记忆武术套路的过程”[15]。有的学生学了很快就忘，

无法将中华武术作为才艺展示。还有的学生因为身体

条件限制，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武术套路中的一些被认

为是很简单的动作。学都学不会，更不可能将武术套

路作为终身锻炼的项目。可以说，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推广的武术，连“打、育、玩”一体化的雏形都没有

形成。然而，纵观目前市场上备受瞩目的跆拳道等武

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拥有“打”的

手段，这也使得青少年能够在这些武技中感受到趣味

性。因此，“纯套路”课堂已经不再适合中华武术的传

承和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能够将套路和“打”共存，

是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而，从武术的演进规律

看，套路和技击并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内容，恰恰

相反，此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套路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记住技击动作，促进技击动作的运用；技

击运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领悟套路涵义，理解武术精

髓。武术套路最早来源于“打”，不论套路的动作幅度

和演绎风格多么夸张，其中的每一个动作几乎都含有

深层次的技击涵义。因此，在武术课程模式的改革中，

可以首先简化“纯套路”课程模式中的套路内容，去

除“取人性命”的招式，之后提炼出数个可以安全地

用于攻防技击的单式，并将这些单式组合成一个完整

的套路[16]。在武术教学中，首先按照套路的设计流程，

教授学生单式，让学生领悟单式的路径以及攻防含义，

并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两两对抗，待学生掌握每一个

单式之后，再教授学生如何将这些单式串联起来，并

且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自由编排新的套路内容。

这种“套路+对抗”的课程模式，便将“打”的手段

融入武术课堂中，并且提升武术学习的趣味性，符合

“玩的形式”。 

为进一步符合“玩的形式”，在“套路+对抗”的

武术课堂中，还可以融入“分组竞赛”的思想。比如，

在课堂上将学生分为两个小队，每队中既有男生也有

女生，但男女生的比例需要尽量相等。分好队后，双

方迎面而坐，中间留出竞赛的场地。每场比赛双方可

各派一名代表上台，在符合拳种特征的规则下，进行

单式或自由组合的两两对决比赛，赢者可为个人所代

表的队伍加 1 分。最后，根据双方队员所得的总分决

定输赢。这种分组竞赛模式，大大增加了比赛的趣味

性，使得武术更加符合“玩的形式”。同时，通过团队

型的比赛，也能够培育学生团结互助的精神品质。 

满足“打的手段”与“玩的形式”，“育的目的”

也需要突出。在学生进行对抗的过程中，执教者可以

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让他们明晰刚健自强等精神。

比如，在学生进行对抗时，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感受

对方的动作与路线，让学生学会在攻防对抗的条件下

冷静思考、作出判断。除此之外，理论知识的普及也

尤为重要，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豪感，找到精

神寄托，升华“育的目的”。条件允许的话，应该进行

两次理论课程普及。第一次课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

可以以电影的形式渲染和讲解。比如，在太极拳课堂

上，第一次课则完全可以给学生放一段相关太极拳的

武打电影，同时老师针对性讲解有关太极拳的文化和

内涵，以及太极拳对于中华武术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学生在接下来的太极拳学习中怀

揣使命感。同时，学生也能以片中的英雄人物作为自

己的榜样，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他们在学习太极拳

的时候甚至会融入电影场景，作为自己学习时候的情

景想象。在了解文化和内涵的情况下，太极拳课堂的

学习便可充满民族情怀和气息。最后一次理论课也很

重要，让学生对一学期的学习经历进行总结，并且抒

发自己在太极拳课堂中的收获，以及感受到的文化魅

力。甚至，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一些现实中的场景

应用，教会学生如何将自己在课堂上通过技术学习所

掌握“顺势而为”等智慧结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经

历两次理论课的知识普及和情怀引导，太极拳已经可

以改进学生的认知和面对困境的思路，他们会在骨子

里将太极拳看做是中华文化中宝贵而特殊的存在。 

综上所述，对当下陷入问题重重之境地的“纯套

路式”的“无打”武术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简化套路

内容，融入技击对抗，增加团队竞赛活动，重视精神

引导与培育”，便能够很好促进中华武术“打、育、玩”

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构建和形成，从而使得武术达到当

下发展规律。 

3.2  创新“打”的教学内容，加快“打育玩一体化”

融合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技击”武术让位于艺

术化的武术套路，只得在民间委曲求全。失去政府的

扶持、科研的助力，“技击”武术始终停留于“实用格

斗术”阶段，没能实现现代化转型。20 世纪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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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为与西方技击术相抗衡，集中华传统武术之长于

一身的武术散打成为武术技击的代表。武术散打的技

术特色和文化内涵极为深厚，它承载了精炼的武术文

化，也体现出诸多中华文化思想，如鞭拳、侧踹腿等

技术特色，点到为止、声东击西等文化思想。然而，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西方化、竞技化、枯燥化的培养方

式，使得武术散打并未彰显出其独特之处。同时，在

武术散打课堂上，学生虽然能够学习到攻防技术，但

是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在这种安

全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武术散打也很难被接受。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将“育的目的”和“玩的形式”

注入武术散打的课堂教育之中，便成为重中之重。 

在武术散打课堂中，可以将教学内容跳出仅仅教

授“技、战术”的范畴，设计“武技对比”的讨论型

课堂。比如，可以让学生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负

责研究一项他国的武技，之后将他国武技与武术散打

进行对比，从而找出技战术等多层面的共同点与差异

性。每组对比完成后，执教者专门拿出一节课让学生

进行汇报，同时与大家讨论，最后总结出武术散打独

特之处，增加学生对于武术与武术文化的自信心。 

除此之外，还可以将武术散打的技战术以及所富

含的文化礼仪改编成简单且易于理解的诗歌或者童

谣，并且尽可能地按照字里行间的内容和意思，设置

相对应的技术动作，从而促进学生在学习“打”的时

候，深层次地了解武术散打的民族特色和情怀。比如，

对低年龄段的学生进行培养时，可以创作符合他们这

个年龄段的童谣。以小学 1~2 年级的教学为例，可采

用以下歌谣： 

《武术散打学前童谣》 

敬礼 

习武术，要记牢。拳腿摔，不可少。 

练之前，切忌傲。礼让人，懂礼貌。 

练之后，正气浩。行义勇，护弱小。 

困难砺，节节高。好少年，我自豪。 

这首童谣的每一句都对应于武术相关的动作。如

“习武术”对应“左脚向左迈一步，与肩同宽，半蹲”；

“要记牢”对应“手放至腰间，成正握拳姿势”；“拳

腿摔”对应“左手旋转出拳”；“不可少”对应“右手

旋转出拳”；“练之前”对应“起身站立，双手同时放

在下颌两侧”；“切忌傲”对应“右脚后退一脚半”；“礼

让人”对应“右脚向右放半步”；“懂礼貌”对应“向

右 30 度旋转身体”；“练之后”对应“右手不动，左手

向前平放 10 cm”；“正气浩”对应“双腿微微下沉，

感受重心在两腿之间”；“行义勇”对应“左手旋转出

拳不动”；“护弱小”对应“左手收回回到原位”；“困

难砺”对应“右手旋转转脚出拳不动，左手收到下颌”；

“节节高”对应“左手、右手收回原位，保持格斗姿

势”；“好少年”对应“立正站好”；“我自豪”对应“抱

拳礼”。 

在《武术散打学前童谣》这首诗歌中，因为考虑

到孩子们年龄和身体发育等问题，对于技术内容的编

写极为简单。对于小学生 1~2 年级的学生来说，能够

掌握武术散打简单的站架和拳法技术便已经达到他们

可接受最高水平。然而，虽然这首童谣的技术动作很

简单，但是它对于学生学习武术散打所应该具备的道

德品质和武术礼仪进行了深入概括，甚至满足“以礼

始、以礼终”的标准，而且比较容易记忆和理解，也

能够让学生在学习武术散打技术时明白武术对于习武

者最基本的要求，从而为他们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在

“打”的环节也可以进行简化，老师简单教授学生两

到三个步法，比如前进步、后撤步等，让学生进行反

应对抗。双方在格斗架基础上，做出与对方方向相反

的技术动作，一方随机主动，一方被动应对，从而达

到模拟对抗的效果。对于 1~2 年级的学生而言，不适

合接触性对抗，所以必须在非接触性对抗以及童谣的

共同作用下，达到“打、育、玩”相结合的目的，以

此加快“打、育、玩”一体化的融合进程。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以及技术的掌握程度的日

渐加深，教授者可以设置和创新更多适合于他们学情

的诗歌和童谣。 

除童谣诗歌，武术散打在满足“玩”的需求时，

还可以创新和融入富含文化意韵的娱乐对抗内容，增加

安全性、趣味性、教育性，以“摘星换月”构想为例。 

摘星换月是服务于武术散打的非接触性一对一娱

乐对抗项目，该项目的所有技术动作都是由武术散打

的技法演化而来。比如“上步摘星手”动作便是由直

拳演化而来。参与的主要对象为初学者以及非专业类

武术散打习练人群。每一位学习武术散打的学员都可

以在技战术不够成熟时，以摘星换月代替武术散打的

擂台对抗，这可以大大增加武术散打的安全性和趣味

性，同时保留竞技对抗的手段。 

参与该项目的学员，需要在一定规则的限定下，

通过摘取对手衣服上饰有的“月条”或“星条”，达到

体验武术散打技术中“出拳”“出腿”以及“实战对抗”

目的。这样一种模拟武术散打对抗场景的娱乐活动，

不仅能够更好激发习练者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缓解

习练者对于武术散打对抗的恐惧。 

该项目包括文化普及、技术教学、比赛规则、两

两对抗 4 个环节。其中，服装是该项目开展的载体，

按照中华武术的民族风格进行设计。摘“星”“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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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表现形式，促进武术散打技术学习是项目最终

目的。摘星换月的比赛规则中规定，一方运动员在摘

下对手的“月条”或者“星条”之后，还需要以最快

的速度帮对手粘回去，从而达到锻炼学习者尊重对手

以及以礼待人等品质的养成。这个娱乐活动更加注重

于“玩”，同时也兼顾“打”和“育”，能够让学生在

民族化的氛围中学习到武术散打的相关技术动作和应

用时机，并且帮助学生领悟中华武术文化的魅力。在

诗歌、童谣以及新的娱乐对抗内容的共同作用下，武

术散打在“打”的基础上，便可以体现出“玩”的趣

味性以及“育”民族精神的目标追求，从而加快中华

武术“打、育、玩”一体化融合。 

综上所述，对当下“打”的教学内容创新，“突出

文化内涵，融入项目差异，增加对抗趣味，重视精神

引导与培育”，便能够由小至大，达到通过武术散打加

快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融合进程目的。 

 

4  结论 
中华武术在当代的发展和普及应该满足“打、育、

玩”一体化的时代发展规律，并且应该是以“玩的形

式”“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标”。然而，如今中华

武术的发展已经严重违背时代发展规律，相较于“打、

育、玩一体化”的规律，“打的手段”处于弱化阶段，

“育的目标”处于背离阶段，“玩的形式”处于被忽视

阶段。对武术教育进行改造，是使中华武术回到“打、

育、玩一体化”的发展规律上最为快速、便捷的方法。

一是针对武术套路和部分传统武术技艺教学模式中

“无打”的问题，执教者应提炼这些武术技艺的技术

内容，去除复杂、危险的技术内容，将创新和简化后

的技术融入到技击对抗之中。武术套路和技击对抗两

者是互不冲突的，可以实现共赢。同时，需要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将文明对抗常态化，并通过理论教学激发

学生兴趣和项目情怀。二是针对武术散打等技击武术

教学内容中“打”的教学内容，缺乏民族特色文化和

礼仪且趣味性不强的问题，执教者应善于运用传统文

化，设计趣味性内容和活动，使课堂教学深化和体现

武术散打的民族气息。具体而言，可以对比“武技”

共同点与差异，或者以诗歌、童谣的方式对武术散打

的技术动作进行概括和编写，从而使得武术散打更具

有趣味性和教育性，也使学生能够发现武术散打的独

特之处。同时，开发类似于“摘星换月”的娱乐项目，

促进武术散打在课堂上更安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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